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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

李大钊《新的！旧的！》的附言

守常先生要新青年创造新生活，这话固是绝对不错。但是我的

意思，要打破矛盾生活，除了征服旧的，别无他法。那些残废颓败的

老人，似乎不必请他们享受新文明的幸福，尝新生活的趣味；因为他

们的心理，只知道牢守那笨拙迂腐的东西，见了迅速捷便的东西，便

要“气得三尸神炸，七窍生烟”，“狗血喷头”的骂我们改了他的老样

子。我们何苦把辛辛苦苦创造成功的幸福去请他们享受，还要看他

们的脸，受他们的气呢？守常先生！你道我这话对不对！

玄同。

（选自 员怨员愿 年 缘 月 员缘 日《新青年》第 源 卷第 缘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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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

陈百年《恭贺新禧》的附志

百年要把 员 月 员 日的祝贺新年废止，改为十月十日祝贺中国国

民做“人”的纪念；这个意思，玄同甚为赞成。原来三百六十五日算

一年，每年有个第一日，这不过为人事计算的便利而设；这个年初

一，实在没有可以纪念该配祝贺的理由。有人说：我们民国国民，

应该和那些遗老遗少不同；现在是我们的民国八年一月一日，不是

他们的夏正戊午年———或宣统十年———十一月三十日，我们遇到自

己的正朔，应该特别喜欢，所以要祝贺。我以为这话似新实旧。要

知道“改正朔”这件事，是那独夫民贼的野蛮礼制。民国改历，是因

为阴历不便计算，不便应用，我们为改良起见，所以用世界公用的文

明阳历。这阳历并非中华民国所专有，不过改历之初，止改月日，那

年却用民国来纪，没有改从世界公历纪年。暂时用民国来纪年，原

也没有什么妨碍，我们也大可承认；———阳历置闰之年，要用公历纪

年来计算，所以公历的年月日是一贯的东西；民国将来如能改用公

历纪年，那就更便利了。若从中华民国自身说，他是公历 员怨员员 年

员园 月 员园 日产生的，那一日才是中华民国的真纪元。就中国而论，

这日是国民做“人”的第一日；就世界而论，这日是人类全体中有四

万万人脱离奴籍，独立做“人”的一个纪念日。这真是我们应该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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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，应该祝贺的日子。

想到这里，联想及于《民国历书》上所谓“春节、夏节、秋节、冬节”，

这真是荒谬绝伦的规定。那春节就是阴历元旦，夏节是阴历端午，秋节

是阴历中秋，再拉上一个和阴历全不相干的冬至，叫他冬节，———如此凑

成四节，真可谓不伦不类。你想，民国既然改用阳历，则阴历当然是要消

灭的；民间一时仍旧沿用，政府便该劝告他，阻止他的；现在反来推波助

澜，把阴历的元旦、端午、中秋定为节日，那就是自己暗中取消阳历。这

种心理，和袁世凯身为民国总统，要造反做皇帝，有什么两样？至于冬

至，虽是天然的节气，却就是百年所说的，“这也不过是一种自然的现

象，对于人生，毫无意义，有什么可贺的价值？”所以我说规定这四个节

日是荒谬绝伦。若说一年之中要有几个规定的日子快乐快乐，则除十月

十日外，最有价值的就是 员怨员缘 年 员圆 月 圆缘 日，那日是中国国民第二次脱

离奴籍，抬头做“人”的纪念，此外如 员怨员圆 年 员 月 员 日的共和政府成立，

同年 圆 月 员圆 日的皇位推翻，也是可以纪念的；就是 员怨员苑 年 苑 月 圆园 日京

津一带除下龙旗，再挂五色旗，也可以算做一种纪念。以上几种纪念日，

虽然大小不同，总比拿阴历的元旦、端午、中秋，和自然现象的冬至来做

节日，要有价值得多了。

但是退一步想：这阳历过年，挂挂国旗，写写贺年帖子，说说“恭喜

恭喜”，也可以使那一班现用阴历的国民知道民国改用公历已经实行；

所以也不能算全无用处。但这种用处，是一时的。再过几年之后，国民

渐知阳历比阴历要便利，改用阳历的人一天多似一天；那些遗老遗少渐

渐死尽，不能复为祸祟，什么“夏正”“夏历”的鬼话，没有人讲了；到那时

候，这公历岁首的“恭贺新禧”的帖子，真正觉得没什一点意思了。

公历 员怨员怨 年 员 月 猿 日，玄同附志

（选自 员怨员怨 年 员 月 员缘 日《新青年》第 远 卷第 员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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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

什摇 么摇 话？

一

陈衍著《古文讲义》，其绪言中有曰：“人之言曰，古文古文。

……古人不尽胜今人，今人不尽不如古人，必托名于古，何为耶？

《说文》古从十口，不待三十年为一世也。（按，‘不待’二字颇费

解。）古文古作 ，从天覆形。川，天垂象，日月星也。 ，古文厚，地

也。莫古于天地，合以十口之义，则通天地人三才为儒也。”

林纾著《论文讲义》，其中有曰：“余尝笑前有震川似屈于王何

而不为王何所屈。后有惜抱似屈于阳湖而亦不为阳湖所屈。似文

字固有正宗，在近道，不在炫才。桐城在清之季年，不为人排，今乃

欲以汉魏之赝体转欲排之，误矣。”按，“欲以……转欲……”在一句

里如此做法，不知是“桐城义法”不是？

刘哲庐著《写信法》，其中有曰：“男子与友人之妻则可称曰某

夫人，下款则自称曰侍生。盖因妇人谓夫曰生。侍生云者，言曾侍

立其生之侧，藉资讲学。此为自谦之辞也。”

蒋箸超著《课余闲话》，其中有曰：“盖文辞者，所以传人之性

情意气也。无迹象之可寻以行神为第一要诀。而行神之妙用，又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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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虚字。……学者既无良导师亲其昕夕，（按，此句颇费解。）则唯于摹

读中求之。譬如《论语》中，‘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’二

句，即有能解‘其诸’为‘大约’，‘乎’字含‘比’字意，而造句则为倒竖法

者，然要其脱口成话则大难。其实读者于此，只须把‘也’字一拖，读到

‘与’字，点几回首，而神情意义全在个中矣。”

李定夷著《小说学讲义》，其中有曰：“吾闻之，王者之迹熄而诗亡，

诗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《春秋》一书，其旨隐，其词微，而大要则归于惩恶

劝善。尼山殁而微言绝，《春秋》之旨，终不能暴白于天下，扶持绝续，厥

唯小说。盖无论何种小说，必含有惩劝之意味，所谓言浅理精，体陋用大

者，即以此也。夫如是，可确明小说之意义，实非詹詹之小言，而为炎炎

之大言。腐儒何可轻视小说耶？”

（选自 员怨员怨 年 员 月 员缘 日《新青年》第 远 卷第 员 号）

二

叶德辉编《观古堂丛书目》，其自序曰：“……十七世祖和靖山长伯

昂公以元故臣，明祖屡徵不起，子孙承其家声，不以入仕为荣。故终明之

世，各房皆以科第显达，炫赫一时；独余茆园房世以耕读相安，丁男亦不

繁衍。至国初（原文国字抬头），始有登仕板者。”原来此公家法，专以

“入仕”异族之姓“为荣”者。所以此序末段有“辛亥鼎革避乱县南朱亭

乡中”之语，又序末署“乙卯”之年，考乙卯为中华民国四年，其时此公尚

称清初曰“国初”，敬依程式，抬头书写，且称革命曰“乱”。但是何以民

国三年在北京时致黎宋卿之信，“写副总统钧鉴”字样；又于民国四年之

冬，在湖南做筹安会支部的部长呢？前者似与“乱”字有些冲突，后者似

于家法有些欠合罢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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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八年一月三十日的北京《新民报》载林纾的《送正志学校诸生毕业

归里序》，通篇皆妙不可言。兹择其尤妙之语记出几句：“古未有恃才艺

足以治天下者。”“然西人之高于般翟胡啻万数？至欲以巧捷杀人之器

制御天下，而卒覆灭其身与国者，由其不德仁之云，而唯艺之尚也。”“夫

艺之精者，盖出一人之神智，以省天下之力作。”“夫彼方用其神化之艺

以求死，而吾又从而效其劣陋者，冀以自立。余不悲其愚，悲其舍生而图

死也。”“古所道者，必尽人之可循生道也。（此二句文理欠通，不知有误

字否。）知其非是不生，则艺中有道；即务极其神化，而吾道亦匪所不

在。”又此文末尾署曰：“戊午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闽县林纾书于讲堂。”

我看了“书于讲堂”四字，因想起有一天看见邮务局里有一封“无从投

递”之信，信面写道：“寄北京宣武门外八角琉璃井交家严大人手拆。”

（选自 员怨员怨 年 圆 月 员缘 日《新青年》第 远 卷第 圆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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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

随摇 感摇 录

近来看见《上海时报》上登有广告，说，有《灵学丛志》出版；此

志为上海一个乩坛叫做什么“盛德坛”的机关报。其中所列的题

目，都是些关于妖精魔鬼的东西。最别致的，有吴稚晖先生去问音

韵之学，竟有陆德明、江永、李登三人降坛，大谈其音韵。我看了这

广告，觉得实在奇怪得很，因此花了三角大洋，买他一本来看看，究

竟是怎么一回怪事。

买了来，大略翻了一遍，真是光怪陆离，无奇不有。不料世界已

至 圆园 世纪时代，中国号称共和者亦已七年，还居然出现此种怪事。

唉！———现在姑且耐住火性，替他开一篇账再说。

（葬）来的有颜回、曾参、董仲舒、杨雄、朱熹、陆九渊这些儒

者；“生殖器崇拜”的混账道士（如什么“祖师”、“真人”、“仙

翁”之类；周朝的列御寇、庄周、墨翟三位哲学家，也被他们逼

了跟着葛洪、魏伯阳、孙思邈这些混账道士去研究“生殖器崇

拜”之学），杀人放火的关羽、张飞、张巡、许远、岳飞、文天祥这

些武将；佛教的菩萨；《封神传》一类书里的妖精畜牲（如什么

马元帅、温元帅、王灵官、柳仙、龟帅、蛇帅之类）。

（遭）上列的六种怪物（其中虽有几个正正经经的人，但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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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了千百年，现在忽然出现，也只好称他为“怪物”），十之七八都会

做诗，诗的格调意境，都是一样。———这真是仙人了！我们常人，不

要说各人所做的诗不能相同，就是两个人同学杜甫或同学黄庭坚，

也是各有各的面目。不料一做仙人，无论中国人，外国人，文人，武

人，动物，植物……竟能做出“一套板”的诗来！

（糟）颜回、孟轲、杨雄这些人，都会做齐梁以后的七言绝句。

（凿）从颜回起，一切怪物的诗，百分之九十五都用清朝做“试

帖诗”时所用的《诗韵合璧》的韵。

（藻）其中言偃的诗，把十二侵的“深”、“音”二字和十一真的

“新”字通押；董仲舒的诗，把八庚的“明”、“情”二字和十一真的

“神”字通押。

（ 枣）还有几个怪物做不出四句的，更四个四个的联句，联成一

首七绝。

（早）这个乩坛是“孟圣”做“主坛”，“庄生”和“墨卿”做“代表”

（这称呼和名目，照录原文。他们叫庄周做仙教———就是混账道

士———的代表，墨翟做佛教、耶稣教的代表），说，因为孟轲会“息邪

说”，所以主坛者“其轲也欤”，“归孟圣矣乎”。（二句皆乩坛原文，

在一篇文章里。）———我记得“孟圣”所“息”的“邪说”里面，有一部

分似乎就是那位官拜“代表”的“墨卿”！

（澡）关羽会写几个鸡脚爪样子的怪字。岳飞会写几个香炉样

子的怪字。（“灵学丛”三字都写成香炉样子；独有“志”字糟了，写

不像香炉样子。）济颠和尚、秉钺仙吏、秉笔花月仙史、卫瓘四个怪

物写的字，笔姿都是一样。还有一个什么长乐金仙画的济颠和尚的

怪面孔。

（ 蚤）记载门中有曰：“周代诸圣贤书体，多以篆画写今楷，书写

时有极艰滞者，且笔画次第，亦不与今人同：盖均是篆书之遗意也。

唯孟圣则作大草，劲而雄肆，或者曾加功摹仿后代书体欤！列庄两

贤，书法尤奇。”———我看了这段话，实在不好意思多开口，只得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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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，“原来如是！”

（ 躁）有一个讲音韵的李登，会写西洋的字母和日本的假名。

账是开完了，就请大家看看罢！

陆、江、李三个怪物的《音韵》篇，我细细的拜读了一番，觉得如此讲

音韵之学，真和那位王敬轩先生解“人”、“暑”二字的字形之学可称双

绝。（王说见本卷三号。）

平上去入四声，是讲一个母音的长短；喉腭舌齿唇五音，是讲子音发

音的所自；宫商角徵羽五音，是和那“凡工尺上一四合”一类的名称。齐

梁以前，未立“平上去入”的标题，因为“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”五字，却好是

“平、平、入、上、去”（五音之“羽”，当读去声）五声，所以李登、吕静都借

此五字来标上平、下平、上、去、入。不料陆德明这个怪物竟说道：

四声之说，古来无之。……原天地之籁，本具自然。发于喉者

谓之宫音，发于腭者谓之角音，发于舌者谓之徵音，发于齿者谓之商

音，发于唇者谓之羽音。然古来传者各异其说，或不尽同。沈氏初

创，当时天子尚疑之，不见信用，犹存古法。……

说四声以前标平仄的记号，竟异想天开，牵到喉腭舌齿唇上去了。你道

这种音韵之学，奇也不奇？

其下又云：

司马九宫反纽，神琪三十六母，更属支离。幸陈第、顾炎武、戴

震、段玉裁、朱骏声辈维持古韵，不致失坠。

这更是“七支八搭”，胡说一阵子昏话。吴稚晖先生问的是“吕静《韵集》

之‘宫商角徵羽’如何分配”，与三十六字母等有什么相干？更和明清以

来的古音学家有什么相干？况且清朝的古音学家，有大发明的像江永、

孔广森、王念孙诸人，都不叙入；忽然拉进一个碌碌因人的朱骏声，这也

可笑得很。这种“缠夹二先生”，真是“少有少见”。

江永的《音韵篇》，满纸胡言乱语，完全在那边说梦话。今录其尤妙

之数说如下。略懂音韵之学的人看了，必为之皱眉摇头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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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多角音，西方多商音，南方多徵音，北方多羽音，中央兼备

四音；而喉音则诸方各具，故音韵之学，当以喉音统其余诸声。

宫隆不过示明宫音之广声，居闾则其狭声。宫居又宫中之宫，

隆闾则宫中之徵。

原音韵声三名，各有分则。宫韵中有宫音，宫音中复有宫声。

人籁成于音声，配合声韵，配合皆以变声叠韵，上翻下切，而成

音节。

宫居二字，宫隆二字，实具反切之原，为一切声音之母。后世字

母，不能出其范围。

欲知其详，《太平御览》、《永乐大典》、《苑台秘要》诸书可检阅

之，必能得其底蕴。

记得十五年前，我遇见一位“孝廉公”，他说，他乡试时，答过一个

“勾股”题目；其实他于勾股之学从未研究，瞎七搭八，画了几个圆的、三

角的图，填上些“甲乙丙丁”的字，又瞎做了几句说明的话，连他自己也

看不懂。现在这位江慎修先生的音韵之学，若和那位先生的勾股之学相

比，一个是十六两，一个便是一斤。

李登的音韵之学却更妙了，———记录者曰，“唐李登，治五方元音字

母。”想来这是另外一个李登，不是那做《声类》的李登；因为做《声类》的

李登，是曹魏时人也。———兹将其最妙之语录于下方：

人为万物之灵，……其心中所欲表宣其念虑之蕴蓄，……必有

次第节奏以限制之，此之谓音韵；故言而有节，从口含一。

按，“音”字“从口含一”；其上半之“ ”（隶省作“立”），不知是否

衍文。

音之寄于人者，本二气之能；虽有出入，其状则理在一揆。（？）

如喉音，在中原有四音，其诸异域有过者否。（？）

“二气之能”，不知当作何解，可是那位朱老爹说的“鬼神者，二气之

良能也”吗？“其理……”“其诸……”二句，颇觉费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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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五方元音论之，其最简者，莫如二十母；若稍通用，则五十音

足矣，合乎大衍之数，真秘藏也；此之谓元音。若殊方之音或不尽

同，有所损益，亦至微也；此之谓闰音，言其其在余而非正也。各处

有各处之闰音，绝不相通；至元音，则亘古今，贯中外，自有天地人类

以迄于兹无或少变；而有依时迁移，域地异陔，彼此不属，茫然不达

者；此之谓变音。元音为声律之本，闰音为韵节之佐，变音为音异之

源。故论乐必本性情，言礼当适起居，谈音必审闰变。

“元音”、“闰音”、“变音”之界说如此，可谓奇绝。不知道“五方”与

“殊方”与“域地异陔”如何分别？“亘古今贯中外无或少变”之音，何以

有“最简”及“稍通用”之别？且“稍通用”三字，又作何解？“二十”、“五

十”与“损益”如何分别？“绝不相通”与“彼此不属茫然不达”如何分

别？“故论乐……”三语，又是“缠夹二先生”的做文章法子。

……此何故欤？岂音韵果无定欤？随时随地，可以任意变易

欤？夫然，则音韵可以不作。何苦穷研殚思？是岂知其道者哉？必

不然矣。当必有所法式矣。

此段文调，唯有批他八个字道：“黄绢幼妇，外孙齑臼。”至其意义如

何，小子不学，真“莫能仰测高深于万一”矣。

故宫转为徵，而舌头舌上，齿尖齿身，轻唇重唇，古今异声，古今

混用，非有他异，简繁之殊。其诸不当转而转，不当通而通。准是以

例，旋宫之义明矣。

“其诸……”二语，又颇费解。“旋宫之义”，实在难“明”。

音有主音仆音。有母音父音。

请问“主音”与“母音”如何分别？“仆音”与“父音”如何分别？

唇音，滂，遭（英、美、法、德皆同），ハ（日本）。

英美法德之“遭”，其音竟同于中国之“滂”，日本之“ハ”，不知是几

时改良的？又“美文”不知是怎样的东西？———其后有注云，“美附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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